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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痴书人，或多或少都藏有著者（译者、
编者）本人签名或题签的书。

如果一本书有作者亲笔签名，那么这本书
就有了温度，有了故事。如若还有题签、赠言
（诗）、签赠日期、钤印等，那就更是锦上添花。
总之，著者在书上留下的有效文化信息越多，
就越有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

每当在路边摊或旧书网发现有著者签名
的书待价而沽——不论著者名气大小、书籍品
质高劣，我都会心生怜悯。是啊，著者呕心沥
血写出来的作品签名后被弃之如敝，是多么辜
负著者的一片心意啊！看着这些“没娘的孩
子”流落四处，我就忍不住想收留下它们。

由于比较关注老一辈编辑，我淘到了王维
玲先生的签名本《岁月传真》《品尝记忆》等，他
是《创业史》《红岩》等书的责任编辑；何启治先
生的《美丽的选择》《文学编辑四十年》等，他年
轻时曾做过柳青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再版
责任编辑，后来审读出版过《古船》（张炜）、《白
鹿原》（陈忠实）、《突出重围》（柳建伟）、《狂欢
的季节》（王蒙）等一批作家的重要作品。他们
在中国编辑界名声如雷贯耳，或许名望局限于
学术界，所以他们的签名本与普通书售价差别
不大。这样的拣漏，令我喜不自胜！

我有缘结识何启治先生，就是碰巧买回的
签名本有他的手机号码（应该是应受赠人要求
写下的）。我由此联系上了何老，还赴京拜访
他，坐在他家客厅的小方桌前做了几个小时的
独家专访。其中经何老授权、由我首次对外披
露的路遥写给他的10封未刊信件乃是收获之
一，这批信件后来悉数收录于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2019年 12月出版的8卷本《路遥全集》
（典藏版）。最近读到陈忠实深情回忆与何老
深交40年的文章，发现他也曾经像我一样怀着

忐忑而又崇敬的心情，毕恭毕敬地拜访过何
老，他也坐在何老家客厅那张低矮的小方桌
前，与我聆听何老的教诲是多么相似！联想何
老还曾审读出版过王蒙、张炜、柳建伟等一批
作家的重要作品，如果这些作家拜访过何老的
话，何老也有可能是坐在那张小方桌前接待他
们的。想到这些，我不由得心潮起伏。如此胜
殊因缘，都拜签名本所赐啊！

热心的书友经常与我第一时间分享刚收
购到的名家签名本，其中不乏郭沫若、周作人、
巴金、冰心等善本，不少还是毛笔题签题诗的
精品。这些精品价格奇高，我虽然眼红心急，
但也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有时也有例外，书
友不喜“穷款”（即书上单署姓名，无记年、题赠
对象及钤印等），常以白菜价抛售，只要是真
迹，我常“动如脱兔”收纳之。不久前，我将只
有艾青签名的《艾青诗选》以低价收入囊中。

去年，我淘到几册陈沂的签名本。我对这
名作家不熟，网上一查，他既是老作家，更是老
革命。在他的签名本中，有陈沂回忆录《十年
历程（1979—1989）》，扉页签有：“厚生阅。陈
沂，92.10.29”；长篇小说《白山黑水》，扉页签
有：“厚生存念。爸爸、妈妈，九二、十一、九”字
样……字迹龙飞凤舞、开阔舒展。这些书保存
较好，而且每本都规规矩矩地盖有“厚生藏书”
的藏书印。我还购到一本《彭德怀自述》，扉页
写道：“南岗：希望从彭总的一生中学习无难不
过、无坚不催、至死如一的伟大精神。爸爸
82.3.29 上海”。可以想象，父亲在这本书出版
不久就买来推荐给孩子，希望他（她）像彭德怀
一样“无难不过、无坚不催、至死如一”。这本
书不是陈沂著作，所以他未署名，只以“爸爸”
落款转赠孩子，我想他给孩子写下这段话，应
该自有深意。我不禁思索，是不是当时孩子在

工作或者生活上遇到了什么挫折坎坷，父亲通
过赠书激励他（她）；或者父亲只是纯粹对彭老
总敬重，父亲有彭德怀相似的人生经历——参
军、打仗、被批斗等。也有一种可能，陈沂对彭
德怀的关注与他的工作密不可分：他建国后曾
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长，主持全军
文化工作，与时任中央军委领导的彭德怀在工
作上应多有交集。

从这些书的题签中，我看到了一个拥有不
平凡人生的父亲对孩子的那份至爱，令人动
容。为了搞清楚“南岗”、“厚生”是什么关系，
我买来《陈沂家书（1958―1979）》《五十年一瞬
间》研究。这才得知陈沂有孩子北岗、南岗、东
岗、西岗，受赠人“南岗”是其女，“南岗”应是小
名，本名或许是“厚生”。

从这批书恭恭敬敬盖着的藏书印看，她始
终珍藏着父亲赠予的这批签名本。但不知什
么原因，就突然全部“失散”了？因为搬家？出
国定居？当年的孩子老去？我无法猜透其中
缘由。签名本一旦流落旧书市场，就会被打上
市侩的标价，趋利的书商或收藏家会以著者名
气、书籍品相、版本新旧、印量多寡作为衡量标
准给它估价。果然，与我所购同批署名“陈沂”
的签名本，在旧书网店陆续上架开售，并且价
格不菲。我无意将这几册签名本转售，因为书
中蕴藏的父亲那光芒自射令人无法直视的舔
犊之情和温柔爱女浓得化不开的拳拳之心，又
岂能用金钱来衡量？我愿意将其妥为珍藏，完
整保留下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给予女儿
的时代馈赠。

给有故事的签名本找一个安妥的家，让它
不再流浪、不必飘泊，这或许是每个读书人的
朴素心愿吧！

（作者供职于白泉分公司）

父亲是一名公路人。
记忆中最早的就是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跟着

他在工程队到处修路修桥的时光，每次都是外
婆煮上一篮的鸡蛋送我们上火车。因为地方的
不同和工期的长短，我们常常鸟枪换炮地挪住
所，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一两年，最长的那段岁
月在安康石泉，我还在那里上了幼儿园。后来
因为上学的缘故我被送回了外婆家，母亲则继
续跟着父亲在外流离，小我7岁的弟弟就是母亲
在安康生的。而我也是在那年摔断了胳膊，因
为父母远在他乡，大字不识的外公外婆害怕的
不知所措，本来一个简单的骨折愣是在乡村诊
所被足足治疗了一年之久，大大小小8次手术，
终究留下了隐患。

常年工作在外的父亲几乎没照顾过家庭，
在挣工分的生产队那会，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
过得很艰难。后来分自留地了，要强的母亲
整日地在地里忙碌。大中午，我背着年幼的
弟弟坐在邻居家的大门口，看着别人家的父
亲和孩子蹲在一起玩笑吃饭。每每此时，我
就会想起父亲，我不知道为啥他总有修不完
的路和桥？

后来父亲回来了，有了固定的上班地方，离
家20公里以外重油库，他骑着一辆二八的自行
车在周六的晚上赶回家，周日的晚上再去单位，

我和弟弟终于有机会被父亲牵着手扬眉吐气
地行走在村头。但父亲也有失约的时候，例如
夏季，那是公路上最忙的时候，忙着拉油铺
路。下雨天气，因为父亲回来的一段乡村路
是土路，上塬的，泥泞的路面自行车是推不上
来的。也是在那时，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要
修路了。

走上公路行业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年，体弱多病的我在父亲的劝说下就读

省交通技校。毕业上班时，父亲在给单位拉送
桶装沥青的途中，出了车祸，几乎搭上了性命。
在那次事故中，父亲伤了大脑，失去了左眼。事
故后，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因为父亲的受伤都发
生了改变，母亲再次像男人一样撑起了这个家，
我过早地当上了家长，供弟弟上学读书，弟弟也
放弃了三年高中考取了中专……

我上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二级公路上收
费。当时的收费站隔壁就是辖区的一个道
班，每天，差不多七八个人坐着唯一的交通
工具——拖拉机上路作业。夏日头戴一顶草
帽，冬季棉线围巾包头，或扫路或拔草，他们
皮肤黝黑，衣衫灰旧，唯一的橘色马甲也早已
失了颜色。那是我头一次知道了还有养路工
这个工种。我问母亲，这也是工人吗？这和种
地收庄稼的农民有啥区别？母亲嗔怪：不要乱

说，你爸是修路的，他们是养路的，都是吃公家
饭的。

后来因为国家政策收费站被撤了，我被
二次分配到了公路段成为一名公路人，这个
曾被我看不起的职业，就这样成了我一辈子
的生计。

我曾抱怨过、沮丧过，在梦想与现实中，在
不甘与无奈中，不知不觉地走过了春夏秋冬，走
过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和同事们一起装垃
圾，一起抬盐袋。我曾无数次感叹于他们卷起
裤腿光着脚在浑水中抢险的场面，曾无数次感
叹于他们在吐气凝雾的严冬一口口啃着冷馍在
雪地里防滑的情景……烈日下风雨中，我竟觉
得他们是那么的可爱又伟大，我渐渐喜欢上了
这群人，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日月更替中，我看着打草机更替了镰刀，清
扫车更替了扫把，大雪的冬季我们不再一锨
锨地铲雪，快速高效的滚筒式除雪机械一路
浩浩荡荡。我看着眼前的公路越来越宽，看
着公路两旁灌木绿篱整体成形，看着绿化带内
波斯菊鸢尾竞相开放……我们上班生活的地
方，断桥铝门窗、空气能采暖、天然气灶台、电热
器淋浴……我们不再只会扫路了，怀揣专业技
术的我们可以被邀修路建桥，我们可以租赁我
们的装载机、洒水车外出干活。我们不再着眼

于每月四五千元的工资，闯市场谋发展，为自己
创造更加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更加有优质的生活
已成为我们现代公路人的新理念。

我们依旧是一身橘，但橘得亮丽，橘得让人
羡艳。

如今，已经74岁的父亲最喜欢的就是弟弟
抽空开着车带他到处游转的日子，他不会像别
人那样专注于风景，却每每对车轮下的道路和
桥梁问个不休，是国道还是省道？通往哪里
的？几车道呀？多长呀？末了总是一句：变化
太大了……那日，老家村上给父亲捎信说今年
党费可以提前交，父亲天不亮就乘坐城乡客运
回去了。弟弟很是生气，说不就是个党费吗，干
嘛那么着急？父亲笑着说，现在回家的路修得
那么好，车也方便，来回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交
党费还不快点？

我路过了你的冬天，你行走在我的春季，一
家两代人干着相同的事业，见证着日新月异的
变化。我想，这便是我和父亲这辈子作为父女
最好的缘分，也是此生最大的幸事。

落日余晖下，听着父亲絮絮叨叨着当年一
起干事的谁谁谁生病了，谁谁谁去世了，虽不认
识竟也莫名悲伤，但我脚下的步伐却不曾停顿，
因为前面的道路平坦又宽阔，舒适又美丽……

（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

晨时五点多钟，起床开窗，会看到奇
异且绝美的景象。天地一片红粉。天空
中，尤其是东边方向，更是遍布桃花色薄
云。这红粉最为晕染的时刻，也是鸟鸣最
为繁盛的时刻。叽叽叽叽、啾啾啾啾、喳
喳喳喳……各类不同的鸟鸣如云中掉落
的雨珠一般掉落在纸窗上，玻璃窗上，混
凝土上。于是，鸟鸣谈论大地，说是洁白
的纸，说是透明的玻璃，说是坚硬的水泥，
说是柔软的土。

我在纸窗前，见过太多的鸟。上初中
之前，我一直住在乡下，左邻右舍并无一
家有玻璃窗，户户皆是纸窗。乡下人心良
善，往往在自家窗台上摆撒一些人所不食
的秕谷或昨日剩下的米饭，让鸟儿也有
早餐吃。故而这些窗台上，往往落满许
多生有羽翼的可爱生灵。窗纸不透明，
视线无法穿过，但却能映出影像。我坐
在窗前写作业的时候，常一抬头就能视
见鸟儿们活泼蹦跃的身影，有声有形，仿
佛看皮影，精彩纷呈，有时一看就能看一
早上。在功课琐烦的小学，这些于云间
掉落，又在窗台上蹦跃的鸟鸣，给予了我
太多快乐，让我的童年不至于被作业的愁
苦填满。

老家没有可读初中的学校，我到了上
初中年龄，父母带着我搬至县城居住。新
家的窗也由纸窗变作了玻璃窗。玻璃窗
不挡视线，我坐到窗前写作业的时候，便
常为窗前的树绿花红所逗引，东张西望地
看，看得满心欢喜。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一看到这些绿树红花，就觉得一天的暑热
也过去了，臂膊上似乎还有丝丝缕缕的凉
意，那些凉意是从自然的红绿中生出来
的。玻璃窗前也依旧有鸟儿，因为我还保
留着在窗台上撒米的习惯。只是这些米
已不是从自家地里种出来的，而是在市场
上买来的，是商品粮，不过鸟儿吃得惯。
它们吃商品粮与吃农家粮几近无异，一样
地叽叽喳喳，一样地蹦蹦跃跃，把从云间
带来的清脆鸟鸣，一点点撒在我的窗前。
只是耳中这与记忆里仿佛一模一样的鸟
鸣，和目中这与记忆里看似一样却全然不
同的米粒，常常勾起我一点惆怅，一点很
淡很淡的惆怅，并且混杂着点寂寞和迷
惘。像烟，像雾，像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
东西，萦绕在我小小的心上。

后来上了高中，再上了大学，去了市
里，也去了省里，眼前的道路愈来愈宽，脚
下的土地却愈来愈少。眸目所及，皆是灰
硬的混凝土。偶尔能看到一小块柔软的
黄土，也被围栏围住，在公园里呈展，仿佛
博物馆里的珍贵藏品。高中和大学，我都
是住校，窗台为公有，不可自己随意撒放
米粒，鸟儿们饱餐后遗下的五颜六色的
鸟粪，室友们也多觉嫌恶。万物有灵，鸟
儿也识人眼色，懂得情感之喜厌，故而来
得次数日渐减少。有时候太想念鸟儿，
我会故意起早一点，准备一点清水和米，
悄悄坐阳台上，等着它们来。可鸟儿们
不来。它们从粉红色朝云里飞出，在我
头顶不远处盘旋一会儿，又飞回了云中。
一阵阵晶莹的鸟鸣如玉珠般坠在我准备
好的白米与清水中，我不能辩识它们属于
哪一只鸟。

不久前，回了一趟老家，再次住进了
阔别多年的老屋。现在它已经是由爷爷
奶奶居住了。纸窗木桌，菜瓮水缸，大大
长长的黄土炕，老屋内一切仿佛与时代格
格不入，踏入屋中的一瞬，竟恍然有种穿
梭时空之感。但毕竟生于斯长于斯，足程
所及，记忆所生，随着脚印一步步踏满小
屋，往昔也如幻灯片放映般在脑中浮现。
我走近既熟悉有陌生的米缸，揭开缸盖，
映入眼帘的是一色黄澄澄的小米，粒粒晶
莹，颗颗饱满，不禁泪氤眼眶。我知道，这
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米。

熟稔地抓出一小把，细细碎碎地撒在
窗台上，不多时，纸窗上又映出了满身羽
翼的美丽生灵的影子。叽叽喳喳，蹦蹦跳
跳，其声也啾啾，其乐也融融。

我搬来一把凳子坐在窗前的桌子旁，
就像十几年前那样看着它们，一看就是一
早上。用舌头将食指舐湿，继而轻轻于纸
窗格上戳开一个小洞，眼睛透过小洞，温
情地看着这些欢愉雀跃的生灵。它们一
个个吃得肚子鼓圆后，便振翅跃下窗台，
在院中闲庭信步，似是散着饭劲儿，优哉
游哉。窗前的眼睛，却在这悠游中，受了
极大的震撼——这些云间掉落的鸟鸣，在
经历了那么多玻璃，那么多水泥之后，终
于，又落在了柔软的泥土之上。

（作者供职于陕西路桥集团第四工程
公司）

姚家娅，湘西龙山这个的地域经过时间岁
月的洗涤之后，已经被我们熟悉地认知为姚
家娅隧道了。如果说今生我们是为他而来，
冥冥中，姚家娅隧道仿佛也是在期待着我们的
到来。

2021年 9月，刚刚进洞不久的姚家娅隧
道，带给我们职业生涯不啻是一记闷棍。在湖
南省交通运输厅质安局组织对炉慈桑龙高速
公路第三季度质量安全综合检查中，姚家娅隧
道出口左洞掌子面一次开挖4.69米，右洞一
次开挖4.0米，超过了施工方案要求，右洞掌
子面有出现了掉块现象。鉴于姚家娅隧道出
口左右洞仰拱均未及时施工，超过仰拱施作安
全步距要求，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质安局依据
《湖南省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失
信条款，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严厉处理。公
司对此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管理技术力量南下
湘西驰聘支援桑龙项目。聚公司之力，再展行
业风采。在湘西桑龙项目兴通人以逆风前行，
知难而上，奋发图强地忘我开展工作，不以不

幸作负担，用我们真诚的努力帮助施工单位改
进管理的不足。忠于职守，信守承诺不仅是责
任，更当成了我们在湘西桑龙项目兴通人无
比神圣的使命。在这里，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这次挫折不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是需要
我们用青春抑或生命历程去践行团队信念的
操守。我们始终相信：未来，是不可预料的，只
有把握好现在，才能让未来天堑变通途，变得
更顺更好……

时间是片温柔的羽毛，将过往的灰尘弹
去。岁月的指针，也从2021年 10月走到了
2022年10月。过往的一年我们翻山越岭，数
度擦肩空谷幽兰。困难重重的姚家娅隧道施
工，经过广大建设者在严控超前地质预报和超
前钻孔探测，克服了桑龙项目全线突出频繁涌
现突水突泥溶洞暗腔地质灾难，带给施工重重
险关隘口考验威胁，终于经过不懈努力迎来了
穿越贯通的曙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的《断章》，浅浅在纸上渲染了桥上的风
景。在姚家娅隧道建设中，一直在路桥建设砥
砺前行的我们，追随着时光岁月，相约坚守在一
起的经历仿佛是一个圈，转来转去，恍然又转回
来了。湘西的十月，最美的是山林红。漫山红
遍，层林尽染。斑驳锦绣的山林红，在金秋阳光
普照彩霞的辉映下，染红了山涧溪流，为我们意
境里萧瑟落寂姚家娅的秋天，带来了相伴的喜
悦和快乐……

姚家娅隧道出口，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六军
团第十八师暂时留在以茨岩塘为中心的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兵工厂址墙上书写着红军”四
不怕”宣传标语：不怕敌人强大，不怕环境险恶，
不怕疲劳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上级交
给的任务。湘西的青山绿水保存着红色革命的
基因青春活力，在薪火相传的红色精神中守护
百姓的平安幸福，鼓舞着我们沿着革命先辈的
足迹，不怕环境险恶，不怕疲劳困苦，向着奋斗
的胜利那一天前进……

（作者供职于陕西兴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芳草露，情人泪。

七夕雨，为谁悲。

相思了无益，

丝丝诉不尽。

远望云山，愁绪起。

俯看月季，始相离。

山水迢迢路遥遥，

聚散依依不言弃。

（作者供职于商漫分公司）

我路过了你的冬天，你行走在我的春季 文 / 闫芳芳

闲话签名本

啊，姚家娅 文 / 杜拥军

云间掉落

的鸟鸣文 / 郝壮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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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 金
给有故事的签名本找

一个安妥的家，让它不再流

浪、不必飘泊，这或许是每

个读书人的朴素心愿吧！


